
第四节 藏传佛教在国内外的传播 

  西藏佛教形成教派之后，萨迦、噶举、宁玛、觉囊、格鲁诸派即先后

向国内外传播。传播的范围，国内有川、滇、甘、青的藏族地区，内蒙古

及新疆的蒙古唉地区；国外有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的布里雅特自治共

和国和图瓦自治共和国以及锡金、不丹、尼泊尔等。 

一、藏传佛教在国内的传播 

1.在蒙古族中的传播 

  蒙古族与藏传佛教的接触最早是在成吉思汗时期。据《蒙古源流》记

载，岁次丙寅（1206），成吉思汗征伐土伯特（吐蕃）之库鲁格多尔济合

罕，曾致书仪于两喇嘛，其中说到：“‘我且于此奉汝（教），汝其在彼

佑我乎！’由是收服格哩三部以下之三地八十万黑土伯特之众”。窝阔台

继位后，了解到当时萨迦派在西藏的重要地位，曾想邀请萨迦三世扎巴坚

赞，因事耽延。 

  最早皈依西藏佛教的蒙古族王室成员是阔端王子。窝阔台继位执政

后，曾派他镇抚秦、蜀、吐蕃等地。1240 年，吐蕃全境归元。翌年，率

兵入藏的多达那布向在凉州的阔端报告说：“现今藏土唯噶当巴丛林最多，

达隆巴法王（达隆噶举派）最有德行，直贡巴（直贡噶举）京俄大师具大

法力，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请我主设法迎致之。”阔端由此确定了利用

宗教统辖西藏的策略，并选中萨迦派作为联系的对象。 

  1244 年，阔端写信邀请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到凉州会晤，次年，

萨班派八思巴等赴凉，他自己则于 1247 年与阔端会面。《蒙古源流笺征》

（卷四）中说：“岁次丁未，（萨班）年六十六岁时谒见合罕（即阔端），

遂塑狮吼观音菩萨像，收服龙君，并与合罕灌顶，合罕之病即时痊愈，众

皆欢喜。此后，（阔端）即遵萨斯嘉·班第达之言，首兴宗教于边界蒙古

地方。”《西藏王臣记》将阔端误为元帝，作了类似的记载。从此喇嘛教

在西部蒙古开始传播，蒙藏关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阔端信仰喇嘛教有强烈的政治意向。他对萨班说过：“现在我以世人

之法为治，你以佛法护持，这样，佛法豈不广传天涯海角吗？”萨班则写

信给西藏地方僧俗首领说：“此蒙古王之军队，多至不可胜数，字内当已

悉附于彼。从彼者则祸福与共，非真诚归附，阳奉阴违者，则王不认其为

臣属，且终必灭绝之。畏兀之境未遭涂炭，较前益为昌盛，人畜皆彼等所

有。文官、税吏及伯克皆自任之。汉人、唐兀（指西夏）、素波及其它诸

国未灭亡之前，虽来朝贡，然不听命，后皆穷促归降为臣属，今此各地既

皆听命，其伯克、税吏、武官、文官亦多委派本土之贤者。”萨班明确表

示臣属于蒙古，阔端则承认萨迦派教主主持西藏政务。这样，蒙古贵族通

过以教辅政的办法，更顺利地收服了西藏。 



  阔端之后，蒙古王室大力扶植喇嘛教的是忽必烈。1253 年，忽必烈

西征入大理，班师途经六盘山，派使到凉州迎请萨班，表达了他对喇嘛教

的敬意。此后接八思巴到上都与之会晤。据《历代佛祖通载》记，八思巴

时年 15，见忽必烈，“知真命有归，驰驿诣王府世祖官闱，东宫皆秉受

戒法，特加尊礼。”1258 年，忽必烈主持佛道辩论，八思巴为佛教代表，

一举夺魁。表明忽必烈支持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态度。1260 年，忽

必烈称汗于开平，封八思巴为国师，并“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

教门”。忽必烈接受八思巴为之举行的灌顶仪式，并领受三次金刚乘密法

甘露。至元六年（1269），遂升八思巴为“大宝法王”，“统领天下释教”。

至元十七年（1280）八思巴死，诏赠“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

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自是，每帝师一人

死，必自西域取一人为嗣，终元世无改焉。” 

  据《缀耕录》记，自阔端至元亡的百余年中，“累朝皇帝，先受戒九

次，方正大宝”。上自皇帝、宗室、后妃，下至王公、大臣、显宦、庶士，

无不归敬喇嘛教。有元一代，京城广建寺庙，香火缭绕。这对于当时的和

以后的蒙古社会，影响至深。 

  蒙古统治者扶植的喇嘛教不限于萨迦派，对于噶玛噶举也是关照备

至。从忽必烈和蒙哥分别接见噶玛拔希，并由此发展为黑帽系以来，直至

元顺帝父子，这一系统也一直在皇室中传授密法。 

  在入主中原的蒙古贵族普遍归依喇嘛教的时候，蒙古族民间依然信奉

传统的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原始信仰，与西藏的苯教在形式上没有大的

差别。虽有少数喇嘛活动，但影响不大。喇嘛教广传于蒙古族民间，是元

亡以后的事了。 

  元亡以后，蒙古各部在大漠南北裂土割据，各自为政，互相征伐，与

明帝国也屡开战端。连年的战争使脆弱的游牧经济受到摧残，人口锐减。

广大牧民渴望和平与安定，一些部族首领则力图扩大自己的实力范围，有

的还想重新恢复蒙古的统一。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使蒙古各部普遍注目

于喇嘛教，其中，16 世纪中叶兴起的漠南蒙古土默特俺答汗（1507—

1581），在将喇嘛教推行到蒙古地区方面迈开了关键性的一步。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俺答汗的从孙彻辰台吉奉命进兵藏区时，向

那里的地方首领和大喇嘛提出：“尔等若归附于我，我等共此经教。不然，

我即加兵于尔”。结果，“收复三部落图伯特”，彻辰台吉本人为军事上

的需要，首先皈依了喇嘛教。此后，他就向俺答汗进言：“今汗寿已高，

渐至于老，事之有益于今生以及来世者，唯在经教，先贤曾言之。今闻西

方纯雪地方（指西藏），有大悲观世音菩萨出现，祈遣使请来”。同时劝

请俺答汗仿效忽必烈和八思巴的故事。隆庆五年（1571），黄教三世达赖

索南嘉措派阿升喇嘛向俺答汗传教，“因而俺答汗、钟金哈屯（三娘子）

以下，举国部属始皈佛教。”从万历二年（1574）起，俺答汗多次派人赴

藏邀请索南嘉措前来蒙古。据说青海湖畔的“仰华寺”就是俺答汗为邀请

索南嘉措所建，并请万历赐名的。 



  万厉六年（1578），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仰华寺会面，并召开规模宏

大的法会，聚众 10 万人，受戒的蒙族多达千人，仅土默特部就有 108 人

出家为僧。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贵族接受灌顶，奉献驮马珠宝无算。索南

嘉措则为蒙古喇嘛制定了若干条例。他强调戒杀行善，用以劝止蒙古大量

宰杀牲畜和殉葬祭祀的习俗，同时商定舍弃萨满教，将供昂古特神改供佛

像。在彻辰台吉的启发下，俺答汗宣称自己是忽必烈的化身，索南嘉措是

八思巴的化身，并互赠尊号，此前一年，俺答汗曾发兵进攻西藏，中途败

北。至此，他宣布皈依佛教，停止攻击。及至他回到土默特川，开始扶植

喇嘛教在蒙古地方的传播，在今呼和浩特立庙，以八宝装饰佛像，博硕克

图济农（卜失兔）将一百零八函《甘珠尔》也饰以宝石金银供养。这就是

内蒙古地区的第一座寺庙甘珠尔庙。此后，黄教寺庙接连建成，如今呼和

浩特一带著名的大召（明廷赐名弘慈寺）、席力图召（延寿寺）、庆缘寺、

美岱召（寿灵寺）等都是。 

  万历十一年（1583），俺答汗卒，他的继承人僧格都棱汗邀请蒙古各

部汗王及三世达赖为俺答汗会葬，索南嘉措来后，借机讲经说法，蒙古右

翼各部先后皈依黄教。有的汗王还强制他的属民信仰黄教，违者“抄没其

帐房和牲畜”。十四年（1536），索南嘉措在今呼和浩特为俺答汗举行了

祈祷仪式和葬礼。次年，应蒙古左翼察哈尔部图门汗的重礼聘请，到蒙古

东部讲经说法，黄教由此传入左翼蒙古各部。同年，漠北喀尔喀部阿巴岱

汗，远道前来拜会素南嘉措，索南嘉措赠给他“诺门汗牙齐瓦齐尔可汗”

的尊号。喀尔喀蒙古早有红教传播，至此，阿巴岱汗改信黄教，领受佛教

要旨，迎经典回去，在今乌兰巴托建立了喀尔喀第一座黄教寺院额尔德尼

召（光显寺）。此后，阿巴岱汗曾派人赴藏延请喇嘛，也邀请土默特部的

迈达里呼图克图到喀尔喀传教。 

  索南嘉措对格鲁派喇嘛教向内外蒙古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他回藏

后，安排栋科尔呼图克图（又号察汗诺们汗）为代理人常驻蒙古，继续将

黄教向东西蒙古推广。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曾迎栋科尔到西蒙传

教，影响所及，各部领主纷纷皈依，32 个首领各派一子出家，著名的咱

雅班第达就是拜巴噶斯的义子。 

  萦南嘉措临终留下遗言，说他将转世在俺答汗的家族中，于是俺答汗

的孙，苏密尔代青洪台吉之子成了转世“灵童”，是为四世达赖。“达赖

喇嘛的化身既降生于达延可汗的黄金氏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

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 

  17 世纪初，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组织人力，将藏文《大藏经》中的《甘

珠尔》译成蒙文，丰富和活跃了蒙古的思想文化。 

  黄教在蒙古族地区如此迅速广泛地传播，反映了蒙古社会的重大变

化。蒙古各部之间长期处在武装割据的状态，宗法的军事统治是主要的统

治形式，原始的萨满教已经不能满足维系部族团结、稳定民心的需要，更

不能成为联合各部统一的文化宗教纽带。在各部族的内部，疲惫不堪的战

争使经济枯竭，人力下降，人民生活贫困饥饿，阶级对抗日趋尖锐。在这



种形势下，曾经利用喇嘛教成功地控制过西藏的蒙古封建主，再次选择了

喇嘛教来解决本民族的内外困境，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就有一定的必

然性。这是因为两个民族的社会文化条件大致相近的缘故。 

  崇祯十三年（1640），喀尔喀蒙古与西蒙古封建主集会，制定《蒙古·卫

拉特法典》，明确规定了保护和扶植黄教的政策。封建主们争相把土地、

牲畜、金银财宝等布施给喇嘛庙，同时免除寺庙喇嘛的兵役、赋税和其它

封建差役。《蒙古·卫拉特法典》和《喀尔喀法典》则更详细地规定了各

级喇嘛的种种政治特权，使寺庙和喇嘛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政治势力，逐步

参与和左右蒙古的政治形势。 

  明、清两代在蒙藏地区继续推行扶植藏传佛教的政策，对于它在蒙古

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明王朝为解除蒙古贵族的军事侵扰，希图用

佛教沟通双方的友好交往，对“出塞传经颇效勤劳”的喇嘛一一封赏。凡

蒙古地区迎送达赖喇嘛，都给予各种便利和支持，在王朝中央直辖的蒙藏

交通线上，开设临时市场，供应各种物资。还在北京印制金字藏经，制造

各种法器，送往蒙古；又派去各种工匠，提供建筑材料，支援修建寺庙。

一般认为，从黄教传入蒙古到明亡的数十年中，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这也为有清一代沿袭前明国策，提供了一面镜子。清魏源在《圣武记》中

说：蒙古自俺答汗敬信黄教，“中国大臣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

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开本朝二百年之太平”。在

客观上，有利于蒙汉藏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联系。 

  清朝中央进一步强化了对蒙藏地区的直接管辖，更特别看重喇嘛教对

蒙古的作用。魏源所谓“以黄教柔驯蒙古”，正是清帝国的基本国策。昭

梿在《啸亭杂录》中说到清帝“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

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籍杖其徒，使其诚心归附，

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乾隆说得简炼：“兴

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以此安定边陲，巩固中央集权。 

  有清一代在北京、多伦诺尔、承德等地修建黄教寺庙 40 余座。蒙古

地区兴建寺庙更多，草原上出现许多华丽的寺庙建筑群，仅漠南就是“旗

旗有庙”，估计总数上千，有的大庙喇嘛人数多达数千人。正由于清廷对

喇嘛教取“神道设教”的态度，所以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乾隆在《喇嘛说》

中列举了元朝曲庇喇嘛的历史教训，告诫皇室子孙决不可无限崇拜黄教，

以致造成亡国灾乱。对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限制在不造成对清政府

的威胁范围之内，对利用黄教进行反清活动，保持高度警惕。   

2.在西夏的传播 

  西夏于宋景祐五年（1038）建国于今宁夏银川。这个地区早就有佛教

流行，建国后赵元昊命人创西夏文，用以翻译的佛典不少。藏传佛教传入

的确切时间不明。西夏仁宗（1140—1193）时，在大度民寺举行的大法会

上，同时诵读藏、汉文藏经，说明西夏早已接触藏传佛教。仁宗很崇敬噶

玛噶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曾遣使入藏专程迎请。都松钦巴派其弟子藏索



格西前来，被西夏王尊为上师，开始翻译佛经。后来当都松钦巴在著名的

粗卜寺建白登哲蚌宝塔时，西夏王又献赤金缨络及幢盖诸种饰物。此后，

萨迦派三祖扎巴坚赞的弟子琼巴瓦国师觉本，也被西夏王奉为上师。传说，

成吉思汗征服西夏时，曾向西夏王的上师后藏人通古娃·旺秋扎西请问佛

法，这位上师属于蔡巴噶举。由此可见，至少在西夏后期，藏传佛教的噶

玛噶举、蔡巴噶举和萨迦派已传入西夏。 

  敦煌莫高窟晚期西夏洞窟中的佛教遗迹，带有浓厚的藏传佛教密宗色

彩。在已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中，有相当部分译自藏文，前苏联所藏西夏文

佛经中，有的就明确标出“据藏本翻译”。在用西夏文的一些写经中，有

的在每个西夏字旁，注以藏文读音。 

  藏传佛教在西夏占有重要地位，对西夏西部的影响尤为强烈。   

3.在青海的传播 

  早在唐代吐蕃东进时，就有西藏沸教随之传入青海。达磨灭佛，西藏

僧侣纷纷前来避居，藏传佛教在青海开始落脚扎根。元朝，中央设置专管

喇嘛教和吐蕃地区的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由帝师负责，致使青藏高

原“帝师之命与皇帝诏敕并行”，僧俗官员共管军务民政。西藏僧侣经青

海而往来内地络绎不绝。青海地区的喇嘛教空前繁盛起来。元顺帝至正年

间（1341—1368），宁玛派和噶举派先后在青海化隆、玉树等地传播，建

造了夏琼、拉秀等寺院。此后萨迦派在西藏失势，一部分僧侣流亡到青海，

也建立一些萨迦派寺院，后均改归黄教。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藏族

仁庆宗哲嘉措在宗喀巴的出生地、今湟中县鲁沙尔镇修建了衮本坚巴林

寺，黄教在青海东部广泛流传起来。这时，蒙古俺答汗驻牧青海湖地区，

皈依黄教，迎请三世达赖，使黄教在青海的势力大增，宁玛派退到了黄河

以南及果洛地区，噶举派和萨迦派则被挤到了玉树地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黄教在衮本坚巴林原址上，建成了著名的塔尔寺。三十二年

（1604），四世达赖派人在今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堡以东建成郭隆寺（今

佑宁寺）。清顺治四年（1647），在今大通县桥头镇东北建郭莽寺（今广

惠寺）。黄教在青海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雍正元年（1723），和硕特部

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发动反清叛乱，“青海寺院多蚁附”。叛乱平息后，

清政府对青海寺院严加整饬，大批僧侣流落甘南一带，归附拉布楞寺及其

属寺。   

4.在甘肃的传播 

  今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肃北蒙古

族聚居地都曾经是喇嘛教的流行地区。 

  甘南藏区是历史上安多藏区的组成部分，达磨灭佛时，有些吐蕃僧侣

来到安多，这里开始受藏传佛教的影响。13 世纪蒙古势力占据河西，萨

迦派曾到过武威一带。明清对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扶植喇嘛教的政

策，黄教势力也进入甘肃藏区。康熙四十七年（1708），和硕特部蒙古固



始汗的曾孙察汗丹津，派人赴藏物色高僧来甘南建寺；翌年，拉萨哲蚌寺

的嘉木洋应请前来选定寺址；四十九年开始兴建，这就是著名的拉布楞寺。

察汗丹津布施了大量资财，寺成后，他奉献三个部落的属民、土地作为寺

院的“香火户”，其他蒙古贵族如额尔德尼台吉等，也有属民、土地等供

奉。这样，拉布楞寺就拥有相当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康熙五十七年

（1718），嘉木洋受清帝封号“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准着

黄马褂；乾隆三十七年（1772），嘉木洋二世活佛受乾隆敕封前后，又建

起许多属寺，同时，加强和完善拉布楞寺的组织机构，进一步扩大寺院集

团政教合一的权力。此后，嘉木洋三、四、五世历受清王朝的封赐，势力

日增，辖地更广，属寺多达 108 座，广布甘、青藏区。嘉木洋以下，有“四

大法台”、“八大堪布”等一批大小活佛，常住僧侣 2千余，多时达 4

千人。寺内有六大扎仓、十八昂欠（活佛大院）、辩经坛、藏经楼、印经

院、金塔等许多大型建筑。 

  拉布楞寺以讲经持律、治学严谨而闻名，产生过许多有学识的高僧大

德。嘉木洋一世阐发佛教五部大论的著作，被很多寺院奉为必读课本。《青

海塔尔寺志》（嘉木洋二世著）、《水树格言》（贡塘仓二世著）、《安

多政教史》（哲贡巴仓三世著）、《善说诸宗源流及教义晶镜史》（土观·却

吉尼玛著）等著名诗集和重要宗教史籍，都出自这个系统。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裕固族地区共有十个黄教寺院，分布在各个部落，

几乎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寺院，故有“什么寺院属什么家（部落）”的说

法。最早的是建于明末的黄番寺和建于清顺治年间的景耀寺，其它多建在

雍正、光绪年间。其中康隆寺、红湾寺、夹道寺属青海大通县的郭莽寺管

辖，其余受青海互助县的佑宁寺管辖。寺院的规模都不大，内部组织也不

严密。寺院是部落活动的中心，寺院上层与部落头人关系密切，部落的重

大事务都由他们商量决定。寺院中的喇嘛可以结婚生子，另立家庭，除宗

教节日和法会期间在庙内诵经外，平时大多在家参加农牧业劳动。寺院占

有少量牲畜、牧场，租给牧民，收入用于放会、念经开支。每个寺院都有

定期的法会，如正月大会、四月大会等，每月十五还有一次小会。正月、

六月的大会还举行跳“护法”（跳神），宗教负担向群众摊派。据 1979

年调查，这个民族只有 8800 余人，而黄教的影响却如此深刻。   

5.在四川的传播 

  四川的藏传佛教主要分布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和木里藏族自治县等藏族聚居区。当西藏佛教从 11 世纪中叶以后次第形

成各种教派的时候，就陆续传进四川藏区，建成一批寺院，其中属宁玛派

的噶陀寺，12 世纪由伽当巴·德谢喜巴喜建于今白玉县北，受历代德格

土司的支持，寺主由转世相承，以财产富足著称；另一宁玛派的佐钦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德格土司阿旺扎西建于德格东北，是该派在康区

的最大寺院，属寺百余座，遍布阿坝、甘孜和青海玉树等地；佛教学术水

平较高，国内以及不丹、尼泊尔等地的宁玛派僧人经常来此求学。属宁玛

派的还有白玉寺，17 世纪由仁增衮桑喜饶创建于今白玉县城附近，与八

帮寺关系密切，属寺近百，分布在阿坝、甘孜、青海果泊、西藏昌都的江



达等地。噶玛噶举的八帮寺，由司徒却吉琼乃建于雍正五年（1727）的德

格，是康区最大的噶玛噶举派寺院，直到 1957 年还有僧五百多，属寺七、

八十，远达云南丽江。此外，18 世纪 40 年代由第十二代德格土司曲吉·登

巴泽仁出资兴建了德格印经院，出版的藏文典籍，除藏文《甘珠尔》外，

尚有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医学、文学等各类书籍，共 326 部，4500

余种，对发展藏族文化起了很大作用。 

  从 13 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历经无、明、清三朝，四川藏区分别受着

由中央王朝分封的土司统治。土司将大量土地、农奴赠给寺庙，同时也控

制了寺庙实权。在自己的辖区内，以一两个较大的寺庙为主，下辖若干小

庙，构成遍布各个角落的统治机构。这些寺庙既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经

济实体，同时拥有武装和监狱。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四川藏区还有喇嘛

寺庙七、八百座，共有僧尼 10 余万人。不少地区喇嘛占当地成年男性的

半数以上，这是由于僧俗统治者强制推行“二男抽一”或“三男抽一”造

成的。   

6.在云南的传播 

  藏传佛教在云南主要流传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有藏族散居的丽江、

贡山等县。13 世纪中叶左右，宁玛派和噶举派传入云南藏区。明末清初，

黄教传入中甸，与前此传入的两教派发生冲突，拆毁他们的 13 座寺庙，

建成黄教大寺。清雍正年间，该寺奉敕易名归化寺，喇嘛 1200 余人，由

清廷发给度牒，每年供给每人青稞 7斗和其它费用。到 1949 年，迪庆藏

区尚有喇嘛寺庙 24 座，黄教占一半；共有喇嘛 4千余人，尼姑 68 人，活

佛 40 人。 

  云南另有少部分纳西族信奉藏传密教和汉地禅宗。宁玛派从藏区传

来，汉地佛教禅宗从内地传来，同时汇集到丽江为止，因此丽江既有喇嘛

庙宇，又有禅宗寺院。 

二、藏传佛教在国外的传播 

1.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传播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历史上被称为外蒙古或喀尔喀蒙古。“喀尔喀”的

称谓初见于明代，为达延汗六万户之一，共分为 12 部，其中内喀尔喀 5

部，在清初分布于兴安岭东南，外喀尔喀 7部，即分布在今蒙古人民共和

国境内。 

  自阔端始，至有元一代，藏传佛教曾在蒙古上层中广泛流传，但在喀

尔喀部社会，却影响极微。16 世纪末，格鲁派为蒙古统治集团看重，西

藏喇嘛应邀来蒙传法者不绝于途，寺庙相继兴建。在俺答汗的影响下，喀

尔喀的土谢图汗阿巴岱率先皈依黄教，漠北最古老的寺庙额尔德尼召就是

由他于 1586 年修建，此后，佛教寺庙纷纷兴建。 



  17 世纪初，喀尔喀部汗王派人赴藏迎请高僧到外蒙古传教，觉囊派

僧人多罗那它到库伦（乌兰巴托）传法近 20 年，被尊称哲布尊丹巴，1634

年去世。翌年，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之子扎那巴扎尔被认定为多

罗那它转世，是为哲布尊丹巴一世，后在进藏学习中改信黄教，五世达赖

给以“哲布尊丹呼图克图”的尊号，住乌尔根庙，奉为法王，地位仅次于

达赖和班禅，此后这一尊号成为喀尔喀喇嘛教中最神圣的称谓。由此形成

黄教在外蒙古的活佛转世系统。 

  17 世纪，清廷扶植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稳定发展，规定每个旗都要

建造喇嘛庙，每户若有二子，必抽其一出家当喇嘛。各级大喇嘛也是集政

教大权于一身。1911 年辛亥革命，沙俄乘机策动外蒙古“独立”，哲布

尊丹巴活佛成了掌握政教大权的绝对统治者。到 1920 年，寺庙已达 2560

余座，喇嘛 10 万余人，占男子总数的 44％，其中喇嘛封建主拥有总人口

半数以上的牧奴。 

  1921 年初，在白俄势力支持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 

  同年，蒙古人民革命军在苏联的帮助下占领库伦，成立以哲布尊丹巴

为首的“君主立宪”政府，1924 年 11 月又被彻底废除，建立人民共和国，

喇嘛教开始发生全新的变化。  

2.在前苏联的传播 

  前苏联境内信奉藏传佛教的主要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卡尔梅克人和图

瓦人。 

  布里亚特蒙古聚居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分东西两大语系，原信奉萨

满教。17 世纪末，藏传佛教通过西藏和蒙古的喇嘛传入东布里亚特。那

时布里亚特社会分为四个等级，即诺颜王公（氏族长或王公）、赛特贵族、

兀鲁思居民（纳毛皮实物税的居民）和奴仆。诺颜是喇嘛教的主要倡导者

和支持者，目的在于强化其在兀鲁思居民中的影响。1711 年，建成第一

座喇嘛庙楚戈尔庙，到 19 世纪，寺庙已增至 34 座，喇嘛数以千计。有些

寺院巨大而豪华，1741 年建的宗加尔和古西诺奥捷尔斯克两大寺庙相当

著名。喇嘛们既以僧侣身份兼任诺颜的文书、谋士，有些作医生，或为诺

颜子女做蒙文教师。 

  诺颜把喇嘛视为可靠的支柱和助手。 

  东布里亚特的喇嘛教也吸收了传统萨满的某些仪式和教义，更容易为

群众接受。 

  沙皇政府对喇嘛教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在布里亚特人和西伯利亚

其他部族中大力推行东正教，限制兴建喇嘛寺庙和喇嘛人数，削弱喇嘛教

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视嗽嘛教在布里亚特人中风行这一事实，

终于在 1728 年承认了喇嘛教的合法地位，企图通过承认喇嘛教来加强对



布里亚特诺颜的控制和对外蒙古喀尔喀封建贵族的联系。这种自相矛盾的

政策，促进了嘛嘛教的发展。1741 年，沙皇政府委派宗加尔寺的住持统

一管理布里亚特的所有喇嘛，规定喇嘛必须向政府专门宣誓，表示效忠俄

国政府。一些大喇嘛则宣称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为白度母神（即玛噶

波，西藏佛教之女神）的化身；在扎仓寺庙中悬挂沙皇像，且必置在其它

神像的中间。1764 年，沙俄政府授予喇嘛教座主班智达堪布喇嘛的封号。

此后，古西诺奥捷尔斯克进一步被建成为布里亚特喇嘛教的最高学府，从

当地居民中培养喇嘛，以此作为俄国境内的喇嘛教中心，使当地佛教寺院

脱离西藏和蒙古的影响。 

  顺便说明，在西布里亚特地区，宗法氏族关系更为严重，萨满教依旧

占统治地位，喇嘛教始终没有传进去。 

  苏联境内的卡尔梅克人，在历史上属于西部蒙古，原有萨满教流行。

17 世纪初叶，喇嘛教在西部蒙古诸部广为传播，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的

卡尔梅克人也在此时信奉了黄教。热衷于喇嘛教传播的也主要是王公、贵

族，尤以扎雅·潘底塔（1599—1662）最著名，他也是西部蒙古文字的创

造者。 

  前苏境内的图瓦人是突厥语诸族中唯一信奉喇嘛教的人。图瓦即历史

上的唐努乌梁海，原属左翼蒙古的一部。1583 年，左翼蒙古察哈尔部图

门汗支持西藏佛教在左翼蒙古中发展，黄教由此传入图瓦。到 18 世纪，

藏、蒙喇嘛们多入图瓦传教，致使喇嘛教十分盛隆。20 世纪初，拥有喇

嘛寺庙 20 余座，喇嘛 3千余人。尽管如此，传统的萨满教依然流行，众

多的萨满在民间相当活跃。   

3.在不丹的传播 

  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南坡，公元 7世纪是吐蕃王朝的一部分。不丹一

名源于梵文，意为西藏的末端；不丹人又称自己的国家是“主域”，意为

“主巴噶举之乡”；自称为“主巴”，即“主巴噶举派人”：称国王为“主

结波”，意为主巴噶举之国王。这反映，不丹与西藏的关系，在历史上异

常密切，不丹人民信奉藏传佛教主巴噶举派，影响深远。 

  不丹人最早信奉原始宗教苯教。公元 8世纪，莲华生从藏区来到不丹

地区传教，从此，藏传佛教便成了不丹的国教。据说至今不丹已有 29 个

莲华生的“转世”。12 世纪中叶以后，许多西藏喇嘛来不丹定居，弘扬佛

教，在中、西部建立寺庙。属尼约世系的加瓦·拉南巴（简称拉巴）是第

一个来自西藏的大喇嘛，时间在 1153 年。他的老师德里贡巴·吉格登·贡

布创立了德里贡噶举派的一个支系拉巴噶举派。13 世纪初，又有热凌的

主巴噶举派帕卓·杜果姆·希格布等五喇嘛，从西藏前来寻求不丹首领的

支持，并在不丹传教。西藏佛教宁玛派在不丹也有不少信徒。此派大法师

隆钦巴·德里梅·欧泽（1308—1363）在不丹开始建造寺院；巴拉瓦·加

尔增·帕桑（1310—1391）于 1360 年来不丹，修建了帕罗的丹吉寺，成

为弘扬宁玛派阿巴学派教义的中心。1361 年，南因巴喇嘛也从西藏来不



丹，在廷布修建萨玛金卡寺，在普那卡造贾萨克宗寺。他是噶举派的法师，

但他的门徒却宣扬格鲁派教义。1452 年，又有位名叫廷勒·拉布吉的喇

嘛前来，修建了兰卡尔寺、里乔克寺、西西纳寺和契希寺。西藏著名的杜

托布·唐东结布在帕罗宗修建了詹卡尔寺和塔姆奇冈寺等，又在帕罗宗、

达加那和塔希冈建造了几座有名的铁索桥。他阐扬的是噶举派尼古学派的

教义，被奉为不丹现代噶举派洛主巴学派的先驱。凭借着他的影响，和帕

卓·杜果姆·希格布等喇嘛早先的努力，使噶举派的主巴噶举在不丹占居

了统治地位。 

  17 世纪上半叶，不丹喇嘛教也发生教派斗争。1616 年，从西藏来的

阿旺·纳姆加尔喇嘛，在加尔萨的欧姆错家族为首的不丹统治集团支持下，

迫使他的主要放手拉巴派和南因巴派教徒改宗或者被流放，最后独揽国家

大权，尽管他没能把宁玛派赶出不丹。这样，他确立了主巴噶举派在不丹

的统治地位，并以“沙布隆”（指菩萨或即将修成的佛陀）称号自立为不

丹最高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形成了沙布隆阿旺·纳姆加尔喇嘛的转世系统。

到 17 世纪末，不丹的喇嘛僧团已经建成了完善的教阶制度，包括五种重

要的僧官，即“基堪布”（大方丈，又称“肯钦”）、多吉洛本（主管密

宗教授）、达格皮洛本（主管语言学习）、扬皮洛本（主管礼拜事宜）、

参尼洛本（主管佛教哲学和因明的研究）。基堪布是寺院首领，地位几与

国王相等，国王的绝对权力不能行之于基堪布和其他高僧，僧官的推选国

王也无权过问。其余四个洛本隶属基堪布，教阶相等，地位高于不丹政府

的二等官员。多吉洛本协助基堪布工作，是普那卡和廷布达仓的院长，说

明密教占有特殊地位。这些高级僧官大都由西藏人担任，直接参与国家政

务。年青喇嘛也需要到西藏，特别是康区的佐钦寺留学进修。 

  寺院的经费主要由政府供给，部分靠寺院土地的收入。   

4.在锡金的传播 

  锡金王国创建于 17 世纪，中国史称哲孟雄，后沦为英、印的“保护

国”，今被印度宣布为它的一个邦。 

  锡金早期的居民主要是雷布查族，信仰苯教，而后尼泊尔人居多。8

世纪中期，印僧莲华生在西藏传播的佛教密宗也传入锡金。17 世纪初，

西藏喇嘛教高僧拉葱钦波率两弟子前来传宁玛派教法。1730 年，噶举派

也传进锡金，并建立了主寺。宁玛和噶举成为在锡金占统治地位的教派，

具有在政治上左右局势的实力。活佛赠给锡金国王却杰（法王）的称号，

使锡金也成为政教合一的王国。锡金信奉喇嘛教的民族主要是雷布查人、

菩提亚人、尼泊尔移民、古隆人、马喜人和塔芒人。   

5.在尼泊尔的传播 

  尼泊尔本是佛教最早流行的地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毗

罗卫，即处在印、尼交界处。相传公元前 520 年左右，佛陀曾率领弟子在

尼泊尔各地传播佛法。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一直盛行小乘佛教说一切



有部。传说 4世纪，瑜伽行派的奠基人之一世亲曾到这里传播大乘教义。

到 5世纪梨东毗王朝摩纳提婆统治时期，婆罗门教又得到发展，形成与佛

教并存的局面。7世纪以后，尼泊尔成为吐蕃王朝的属国，加强了西藏与

印度的联系，也愈益受到西藏的影响。9世纪以来，印度佛教自续中观派

传人静命（寂护）、密教大师莲华生、寂护弟子莲花戒以及阿底峡等进藏

之前，都曾在这里布教。11 世纪中叶至 15 世纪初，藏传佛教的宁玛派、

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中的噶玛噶举等相继传入尼泊尔。其中噶举派祖

师玛尔巴和他的弟子米拉日巴、噶当派的著名译师俄·罗丹喜饶等都曾到

尼泊尔留学并弘传西藏佛教。居住在北尼山区、中尼和东尼的塔芒人、马

喜人、苏思瓦尔人、拉伊人、林布人、古隆人、菩提亚人、塔西卡人和谢

尔巴人中，大部分信奉西藏佛教，一部分同时信仰印度教。 

 


